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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贵山是一名1943年 6月
参加革命工作的新四军老战士，
今年已经94岁高龄。缪老历经
抗日战争中的车桥战斗、天目山
反顽，解放战争中的苏中、莱芜、
孟良崮、济南、淮海和解放上海等
战役；1953年在朝鲜战场光荣负
伤；1956年转业安置到宁夏、甘
肃工作；1958年遭错误处理被开
除，独自一个人回老家当起了农
民；1980年平反，享受离休干部
待遇。

老人家因为年事已高，听力
明显下降，但犟脾气不改。然而
每当老头子生气发火时，老伴儿
郁兆兰只要在他耳边大喊一声

“小鬼”，缪老便瞬间变得像个乖
孩子。

“小鬼”这个称号，是缪贵山
刚参加新四军在粟裕身边当内务
警卫时获得的。五年的内务警
卫，缪贵山在粟裕师长和楚青大
姐的教诲下不断成长。几十年
来，缪贵山不管身在何处，不管有
着怎样的遭遇，他都把老首长的
教诲牢记在心。

参军打鬼子

缪贵山1927年出生于海安
角斜，从小家境贫寒，7岁时便到
地主家打长工，到16岁时已是一
名“老长工”了。1943年6月上
旬的一天，只穿着一条短裤衩的
小贵山正在地主家田里薅草，这
时走过来一列军人，其中一位挎
着盒子枪的军官模样的人用能听
懂的外地口音问道：“小老乡，愿
不愿意跟着我们打鬼子？”“打鬼
子？”满头大汗的小贵山一脸惊
奇，因为在他的眼里有两个鬼子：
一是“红头鬼子”，由本地游手好
闲的地痞流氓组成，装神弄鬼欺
压穷人，到处敲诈勒索。另一个
是“日本鬼子”，小贵山只要听到
他们来了，就躲得远远的，心里恨
得痒痒的。“红头鬼子”近来熄火
了，因为刚刚被当地人称为“四
爷”的新四军收拾过，以后再也不
敢装神弄鬼欺负穷人了。日本鬼
子白天猖狂，太阳落山前就赶忙
溜进角斜的据点里，怕“四爷”夜
间袭扰。

“能打鬼子的是谁呀？你们
是四爷？”缪贵山好奇地问。

那位军官模样的人哈哈大
笑：“我们不是四爷，我们是打鬼
子的新四军，小老乡，愿不愿意跟
着我们一起打鬼子，干革命？”

小贵山一听“打鬼子”，噌的一
下子从田里跃了出来，扔下手头锄
子，跟着就往北走，随部队来到了
新四军一师驻地东台县三仓镇的
一座不起眼的矮房子前。只见军
官模样的人和门前几位站岗的士
兵敬了个礼，然后朝屋里轻声喊
道：“报告师长，我们回来了。”

这时从屋里走出来一位身材
不高但腰板挺直、眼神有力的军人。

“师长，民运队向我们推荐了
这名老乡，素质好、积极性非常高。”
那位军官模样的人转身对小贵山
说，“来，小老乡，见过我们师长。”

小贵山一听是个大官，趴到
地上就要磕头，师长模样的人赶
紧上前制止说：“小鬼，我们是革
命的队伍，不兴这一套，跟着我们
打鬼子，干革命，怕不怕？”

身材瘦小的小贵山突然血往
上涌：“打鬼子，干革命，我不怕！”

师长一听哈哈大笑，转身对
那位长官模样的人说：“王排长,
明天给小鬼安排一下，试试他的
胆量。”

棺材里“试胆”

第二天傍晚，警卫班一名战
士带着小贵山来到一座矮土墩
前。“来，用挖锹挖，把下面的棺材
扒开，然后钻进去。”说完，扔给他
一把小挖锹。小贵山一听，顿时
汗毛立正，身子打战起来，想想在
首长面前夸下的海口，一咬牙，开
始挖了起来。谁知土层很浅，下
去几锹就露出了棺材，小贵山心
里直发毛，硬着头皮用锹撬开棺
材盖，这时从棺材里传来一声闷
响：“小鬼，我在这里。”惊魂未定
的小贵山睁大一双惊恐的眼睛，
是王排长的声音。他慌忙问道：

“排长，你钻棺材里干吗？”王排长
从棺材里爬了出来，说：“小鬼，躲
进棺材里的这个办法，曾经救过
我们许多红军伤员。我们这里的
每一名新战士都要过这一关。
来，跳下去!”小贵山一听，毫不犹
豫地跳进了棺材里，王排长露出
赞许的目光：“小鬼，这次我们就
是根据首长的指示，找一名当地
老乡，首长很喜欢你，准备安排你
当内务警卫呢。今天安排过关，
你通过了。”小贵山又惊又喜：“过

关？哦，就是钻棺材里呀？内务警
卫是什么呀？”王排长拍拍他的肩膀
说：“小鬼，内务警卫就是保护照顾
好首长和家人，首长家人随指挥机
关行动，我们的指挥机关是日本鬼
子和国民党军队主要寻歼的重点，
所以保卫工作不能有一点点疏忽，
这个任务比上阵打鬼子更艰巨，也
更加光荣，你懂了吗？”小贵山“刷”
地立正，大声说：“王排长，保证完成
任务！”

回到营地后，王排长领着小贵
山来到一间里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房子前。“永珠同志，首长命我带来
一名新同志报到。”这时从旁边走来
一位正拿着笤帚的女战士，年龄大
概20岁，笑着问道：“王排长，欢迎
欢迎，小战士叫什么名字？”小贵山
见这位女战士口音与自己差不多，
感到亲切，“报告首长，我叫缪贵山，
今年16岁。”说着模仿王排长的样
子敬礼，女战士觉得这孩子挺可爱，
感觉像个小弟弟，说道：“我不是首
长，我叫詹永珠，你叫我永珠姐就行
了。”王排长插话道：“永珠同志，首
长称他小鬼。”女战士一听笑道：“小
鬼同志！”小贵山赶紧敬礼说：“首长
好！”“又来了，以后就叫我永珠姐。”
说着，与小贵山唠起了家常。她说：

“小鬼，我们共产党人选择的是为千
千万万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道路，
你过了钻棺材的关，但干革命是一
辈子都在过关，我们的立场一定要
坚定。”小贵山不停地点头。

第一次远行

参军没过几天，王排长通知缪
贵山：“小鬼，赶紧收拾好，我们一起
随首长出发。”小贵山一听，赶紧备
好干粮，装满水壶，背的、挎的、夹
的，瘦小的身躯顿时鼓囊囊的。粟
裕师长说：“小鬼，准备得蛮充分的
嘛！”小贵山憨憨直笑。

傍晚时分，粟裕师长一声令下：
“出发！”瞬间，一支200多人的队伍
迅速前行。每到一处，都有根据地的
同志担任向导，粟裕师长一边走一边
四处张望，有时停下来与他们交流，
并临时决定改变原定的线路，要求

“多绕几个弯子，多走走地势高和河
道窄的地方”。来到高地时，粟师长
安排几名战士快跑，用怀表计算时
间，在地图上划圈做记号，一会儿又
眉头紧锁，似乎在思考什么。就这
样，部队穿公路、过运河，从伪军据点
之间穿插而过，最后一行人在邵伯湖
上船，这时大家才觉得疲劳，一路好
奇的小贵山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也不知船行了多久，在湖边一个码头
上岸，部队再越过一条公路，没多远
就到了新四军军部黄花塘。

在黄花塘军部待了两个多月
后，部队开始乘船往回赶。看着行
驶的船头朝北，小贵山轻声问道：

“不是往回走吗？怎么越走越远？”
王排长制止他说：“不要讲话。”这时
候粟裕师长回过头来，笑着说：“小
鬼，没坐过船吧？这次多坐坐。”船
大约行了一整天才上岸，小心翼翼
地在日伪军据点间隙穿行，越过封
锁线。里下河水乡到处是河沟，一
会儿乘船，一会儿上岸，也不知道走
了多远，绕了多大的弯子，十多天后
才回到东台三仓。每到一处根据
地，粟裕师长都要与当地老百姓谈
话打听情况，与部队首长和作战参
谋开会商量事情。

回到师部后，粟裕师长顾不上
与家人团聚，又开会去了。

5个多月后，即1944年3月初，
车桥战役打响，小贵山这才明白，原
来师长一路上绕来绕去是为了打鬼
子。6日傍晚，小贵山被临时安排
到前线传令，并与其他几名战士护

送一名日本友人到敌人的碉堡前喊
话（日本反战同盟苏中支部宣传委
员松野觉，在车桥战役中牺牲）。他
们刚绕过一堵墙，高度警觉的小贵山
看到一个影子闪过，立即喊了一声

“有人”。话音刚落，冷不丁地从墙角
蹿过来一个日本鬼子，向小贵山冲
来。矮小机灵的小贵山在地上打了
个滚，钻到鬼子背后，用刺刀向前刺
去，刺中了鬼子的小腿肚子，鬼子疼
得叽里呱啦，转身向小贵山刺来，眼
看着小贵山就要被刺中，这时只听见

“砰”的一声，鬼子应声倒地，一名新
四军战士及时扣动了扳机，那位战士
说：“小同志，幸亏你发现了，要不然
我们会被偷袭，你第一次上战场就立
功了。”小贵山一听乐开了怀。

生死兄弟

淮海战役胜利后，已经22岁的
缪贵山离开粟裕司令员，调任三野
23军68师203团任连长。临行前，
粟裕司令员教导他；“小鬼，连队战
士就是你的生死兄弟。”缪贵山记下
了首长的教诲。

4年后，已经担任中国人民志
愿军23军67师199团副营长的缪
贵山在石岘洞北山阵地保卫战中，
主动请缨担任敢死队队长，利用美
军第七师冲锋被压制的间隙，将全
团六个连抽调出的120名敢死队员
组织起来，实施反冲锋。他分析了
地形后，立即部署组成三支分队，一
支由自己带队正面冲锋，吸引美军
注意力，另两支从侧翼包抄。这时
突击队副队长汪裕劝道：“缪副营
长，正面冲锋我上，你在阵地负责指
挥。”缪贵山说：“我身材不高，目标
小，这120多号人是团部精心挑选
的，年龄都较小，我是队长，你们都
是我的生死兄弟，我冲在前。”说完，
回身高喊：“同志们，冲啊！”50多名
敢死队员居高临下冲向美军阵地。
惊慌失措的美军不知道有多少志愿
军战士，呼叫炮火支援，一时间，美
军炮弹密集地在冲锋阵地爆炸，缪
贵山不幸中弹昏了过去。

乘着美军将注意力放在正面的
间隙，两翼分队迅速包抄，一顿扫
射，将80多名美军消灭。打扫战场
时，发现缪贵山已经不省人事。战
友汪裕赶紧将他送往救护站，经医
护人员清洗，缪贵山头部中弹，右手
无名指被炸飞，两小腿骨共五处被
炸穿。醒来后，他的第一句话便是：

“敌人打退了？战友们怎么样？”在
场的医护人员无不为之动容。

独自回乡

回国后，缪贵山被安排到黑龙
江省驻军医院养伤，一年后，能基本
活动的缪贵山接到通知，到苏州荣
校（光荣军人学校）接受为期两年的
扫盲培训。培训结束前，缪贵山主
动报名去大西北最艰苦的地方，
1956年分配到甘肃省酒泉劳改农
场负责管理犯人，后转业任石嘴山
市平罗县文化馆馆长。

第二年腊月底，缪贵山召集几
名一起转业的战友帮一名上海老乡
宰杀了一头猪，被县长批评：“你是
馆长，竟然敢带头杀猪吃猪肉，我要
开除你！”缪贵山一听“开除”二字愣
住了，在他心中，军人服从命令就是
天职，于是默默转身回到馆内。第
二天，缪贵山把收拾好的军功章和
革命伤残军人证书带在身上，一瘸
一拐地赶往车站。

回乡后，缪贵山改名缪成贵，安
心当起了农民。由于有文化，说话
公道，为人耿直，被生产队社员推举
为生产队长。原本已经归于平淡的
生活，却因为一件事，让他难过了好
一阵子。

那是1975年5月，时任中央军
委常委的粟裕大将沿华东一线视
察，确定22日到角斜红旗民兵团。
消息很快传到家家户户，大家纷纷
都要一睹大将风采。角斜公社为了
保卫工作需要，限定民兵代表和各
大队民兵营长、生产队长、会计集中
到打靶场参加活动。爱人郁兆兰一
听高兴极了，说：“小鬼，你的首长来
了！快去理个发，刮刮胡子，见见老
首长。”见没有回音，郁兆兰纳闷了，
回头一看，老伴儿一个人默默坐在
角落里抽烟，烟雾将他整个人都笼
罩着。

“老头子，你怎么了？”郁兆兰
问。半天没吭声的缪成贵哽咽
道：“我被开除了，哪还有脸去见
老首长？”

郁兆兰这才醒悟过来，一边劝
说丈夫，一边赶到大队部代为请
假。22号那天，缪成贵抽了整整两
包水烟，后来又大病一场。时隔不
久，角斜乡党委副书记、民兵团副政
委符永芝在全乡三级干部大会上报
告粟裕大将来角斜民兵团视察的情
况，缪成贵坐在会场角落默默地听
着，眼里含着泪水。

北京的问候

1977年的秋天，在宁夏银川药
材公司任党委书记的杨龙和来到海
安，他是受战友汪裕的委托来寻找
老上级的。汪裕，江苏滨海县人，生
前任甘肃省石嘴山市平罗县公安局
局长，临终前告诉了杨龙和一件心
事。1976年的冬天，汪裕乘到北京
出差，拜访了老首长粟裕大将，粟裕
大将回顾了在苏中的战斗历程，谈
到了一些人和事，楚青同志（詹永
珠）提到一位身材不高却很机灵的

“小鬼”，汪裕如实告知了缪贵山在
平罗被“开除”的情况，老首长听了
后沉默了一阵子。当得知缪贵山在
朝鲜战场上受伤，抱着伤残独自一
个人回往几千里外的江苏老家，从
此杳无音信时，老首长说了一句：

“你们找找看。”汪裕记住了老首长
的话。谁知从北京回到平罗县后一
病不起，临终前，打电话叫来战友杨
龙和，托付寻找老上级缪贵山，以完
成老首长的嘱托，于是杨龙和踏上
了江苏的寻访之路。

寻找过程是艰难的，因为这时
的缪贵山改名“缪成贵”已经整整
20年了。杨龙和费尽周折，终于在
角斜乡五坊村找到缪贵山。在一座
茅草屋前，他看到一位中年汉子，身
材略显单薄，走路一瘸一拐的，右手
少了一根手指，正是当年的敢死队
队长缪贵山。分别20多年的战友
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回想当年在宁夏、甘肃的工作
情况和回乡后的生活经历，缪成贵
禁不住泪如雨下。得知老首长嘱咐

“你们找找看”后，缪成贵激动得像
个快乐的孩子。

在战友杨龙和代为申诉下，缪
成贵于1980年得到平反，复名缪贵
山，享受处级离休干部待遇。考虑
到自己年龄和身体因素，他选择了
留在江苏农村老家，心中唯一的愿
望就是到北京拜望老首长。辗转从
老战友处得知老首长一边与战争年
代留下的战伤和病魔抗争，一边又
不辞辛劳地为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建设殚精竭虑，缪贵山打消了打
扰老首长的念头。

如今的缪贵山，家中正墙上悬
挂着粟裕大将的照片。每年的2月
5日是粟裕大将的逝世纪念日，从
不敬鬼神的缪贵山总要在粟裕大将
的照片前点上一炷香，举起伤残的
右手敬礼，表达对老首长深深的敬
意和怀念！

牢记粟裕师长的教诲（报告文学）

——内务警卫缪贵山的人生传奇
□季小平

缪贵山向粟裕像敬礼 唐韵摄

每到初夏，朋友圈就会有朋友
晒出濠南别业的两株百年紫藤。
一株白色，一株紫色，花朵累累，瀑
布似的在台阶两侧倾泻下来，拱起
一架灿若云霞的倒U型花架。南
通友人告诉我，每当他有外地朋友
自远方来，濠南别业是他必带他们
去参观的一站。他有一友人惊艳
于濠南别业紫藤的丰美，后来每到
初夏，就会念念不忘地传来微信：

“今年紫藤开花了吗？”
我离开南通年份已久，在朋

友圈还没流行之前，我并不知通
城还有这么一处风景，它们确实
美好得想让人一秒就飞到跟前看
个够。但我手头有一份朝九晚六
的工作，行动上不够自由如风，回
乡的日子大多选择在节假日，所
以我一直没能亲眼看到濠南别业
的紫藤花架。

直至去年冬天的一个周末，
因临时有事我回了一趟老家。那
天恰是节气“大雪”，外头的树叶
都快落光了，哪里还有什么花，可
我突然就想去看紫藤了。我从位
于任港路的老家出发，步行去了
南通博物苑。濠南别业是张謇先
生的故居，位于南通博物苑内。
红顶红柱红栏杆的别业建筑，在
萧索的冬日里散发出丝丝暖意，
虽然冬日的紫藤只空余枯藤，但
我毕竟来到了它跟前，好似有了
一种“打过招呼”的亲切感。

我忘了我小时候是否来过博
物苑，也许春游或秋游时来过一
两趟。时间久远，记忆已经模糊
不清，如今的博物苑对我而言就
是一个全新的景观，我惊喜地发
现博物苑就像是一个微型的植物
园，植物品种多得超出我想象。

冬天的博物苑，并不是所有
的树都光秃秃的。我看到火焰一
般的红色枫叶，也看到小扇子似
的黄色银杏，还有一种叫“黄连
木”的树，叶子也红得发亮，我一
开始误将它当作了枫叶，现场借
助植物APP才识得它的名字。还
有一种树，高高大大，枝枝丫丫的
叶子竟也黄灿灿得不逊于银杏，
它的名字叫“二球悬铃木”，和我
在上海看到的悬铃木行道树完全
不是一回事。我在那天才意识到

我对大自然的认识如此缺失，我在植
物方面的知识匮乏得如此贫瘠。

博物苑里还有一个“药坛”，实
实在在惊艳了我，因为我在那里看
到了以前只知其名不知其样的何首
乌、丹参、留兰香……还有很多我之
前都没听过名字的蜘蛛抱蛋、拳参、
荷包牡丹……我蹲下身子，在“药
坛”里拍了一圈图片，每种中草药前
面都竖着个牌子，写着名字和产地，
我一一看过去，像上了一堂自然
课。那天，我偶遇到一群画画的孩
子，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创作着

“落叶画”。孩子们捡起枯朽的落
叶，配合水笔，在白纸上手绘出各自
心目中的冬天，落叶在孩子们的手
下焕发出第二次生命。

我插着耳机，一个人在博物苑
里兜了好久。静谧、幽深，伴着神秘
园乐队的轻音乐，冬天的博物苑，最
合适的形容词是：绝美。

今年因疫情之故，我直到五一
节才回到老家。显然，我又错过了
紫藤的花样年华，然而，我还是又去
了趟博物苑，因为想看看它春天的
模样。博物苑的新建筑物以灰色调
为主，玫红色的杜鹃花、白色的蔷
薇、红色的玫瑰……姹紫嫣红的花
朵中和了博物苑的肃穆。最喜欢一
棵百年老树下的酢浆草，粉嘟嘟，一
丛丛，微不足道的小花，聚沙成塔就
有了灼灼气势。还有濠南别业边墙
栅栏上的月季花，各种颜色，红的、
黄的、粉红的、白的……我惊诧于月
季花有如此多的色彩，也惊诧于博
物苑里春花的气势如此烂漫。

那天，恰巧博物苑里在举办《江
南美学展》，以“琴棋书画，诗酒花
茶”为主线，通过香料、茶样、陶瓷、
古琴等展览，展现了古代江南的风
雅生活。印象最深刻的是一组青
瓷，做成各种形状：梅瓶、玉壶春、贯
耳瓶、花口瓶、出戟瓶……每只都精
致得想抱回家，感叹古人好雅兴。

——这是我在博物苑里看的第
一个展。回程，依然是步行。一边走
一边想，南通博物苑真是一个好去
处，可以看展，可以看花，可以看树，
可以看草药。明年，争取赶在紫藤开
花的时节回家，我要亲眼看看灿若云
霞的濠南别业的两株紫藤。紫藤有
很多花语，其中一条是依依的思念。

鸟鸣在高处
虫吟在低处
各守一方天地
互不侵扰
独自成欢

那么多植物
叫得出名字的很好
叫不出名字的也很好

一片叶子落下
一边说着瞬间
一边写下永恒

两只蚂蚁
在美人蕉的花瓣上
来来回回
多像此刻的我
牵着自己的影子
在人间散步

风吹过湖面上的水
又吹着我的眉间

直到那些曾以为
解不开的结
变成心上一朵一朵
缓缓而开的花

一棵叫蓬蓬树的树
一棵树
就这么长着

她不知道自己会成为
返航的船靠岸的目标

不知道自己是一群
漂泊在海上的人
回家的方向

风吹雨淋日晒
所有的宿命后面
都藏着时间的考验

终于老了
老成了一个比喻
一种象征
老成了
十里八乡的祈福之所

不知道一棵树
会不会感到疼
那些树脂
是不是风雨
摧折枝叶时
她没能忍住的眼泪

一代一代人
从她身边经过
一代一代人
在她的目光里老去
年轮在她的身体里
一遍遍复制着沧桑

每一年春天
都会有人看见
南黄海的堤岸边
有一片指向天空的新绿

像一座
沉默而孤寂的花园

穿行在秋天里（外一首）

□吴 华

依依的思念
□展 颜


